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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县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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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江西省浮梁县作为研究区域，采用浮梁县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土地

利用数量变化、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土地利用效益变化３方面探讨了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运用主成分分

析法对引起这些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１）耕地和建设用地是浮梁县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主要类

型，土地利用程度和效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土地利用总体态势较好；（２）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及人口的增长

是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力，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最为主要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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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越
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ＬＵＣＣ）
是引起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原因［１－２］，而且是人地关系
的具体体现。在国际ＩＧＢＰ（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和ＩＨＤＰ（全球变化中的人文领域计划）于１９９５年联
合提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研究计划［３］之后，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前
沿领域和热点，也是当前地理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
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４］。而ＬＵＣＣ的驱动机制研
究对解释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和建立土地利用变化

预测模型起关键作用，因而成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
焦点［５－６］，在较短时间尺度上，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体
现为累积性效应，而社会经济因素对ＬＵＣＣ时空过

程的影响相对活跃且易于探测。因此ＬＵＣＣ驱动机
理研究也更多地关注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

因素及其作用途径［７］。本文对江西省浮梁县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年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引起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
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区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
区域土地管理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区域概况

１．１．１　自然概况　浮梁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处
赣、皖两省交界处，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及鄱阳湖
过渡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河川纵横，地形包括山地、
丘陵、平原三大类型，并呈南北高，西南低，朝西南开



口的地势，对光、热、水、土起着明显的分异作用。本
区属于亚热带温热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
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总面积２　８５１ｋｍ２，地表地下
资源十分丰富，地表资源主要指土地资源，以林业、果
茶桑园和耕地为主，其中林业比重尤为突出，森林覆盖
率达６１．８％以上，是全省重点林区之一，建设用地在浮
梁县各土地利用类型中面积比重最小，但是呈现逐年
扩张的趋势，现状比重仍不高；地下矿产资源有瓷土、
煤、钨、锰、铜、金以及大理石、石灰石等，以瓷土为最。

１．１．２　经济概况　近年来，浮梁县国民经济迅速发
展，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到２００５年末，浮梁县总户数

８８　３００ 户，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 ８．４８％；年末总人口

２７４　５３５人，比２００４年增长０．０４％；其中，城镇人口

６６　５４７人，农村人口２０７　９８８人。２００５年全县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１９．５４亿元，财政收入达到１０　８８６万元，
人均生产总值６　９６０元，三大产业结构比２６．４１∶
４０．５１∶３３．０８，发展势头持续、快速、健康。

１．２　基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浮梁

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以及统计年鉴。采用《全国
土地分类》（过渡期）所制定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将
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３个一级类别：１农用地、２
建设用地、３未利用土地，并在一级类别的基础上进
一步细化分出１０个二级类别，具体见表１。

表１　全国土地利用分类（过渡期）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１
农用地

１１耕地 １１１灌溉水田，１１２望天田，１１３水浇地，１１４旱地，１１５菜地

１２园地 １２１果园，１２２桑园，１２３茶园，１２４橡胶园，１２５其他园地

１３林地 １３１有林地，１３２灌木林地，１３３疏林地，１３４未成林造林地，１３５迹地，１３６苗圃

１４牧草地 １４１天然草地，１４２改良草地，１４３人工草地

１５其它农用地
１５１畜禽农用地，１５２设施农用地，１５３农村道路，１５４坑塘水面，１５５养殖水面１５６
农田水利用地，１５７田坎，１５８晒谷场等用地

２
建设用地

２０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２０１城市，２０２建制镇，２０３农村居民点，２０４独立工矿用地，２０５盐田，２０６特殊用地

２６交通运输用地 ２６１铁路用地，２６２公路用地，２６３民用机场，２６４港口码头用地，２６５管道运输用地

２７水利设施用地 ２７１水库水面，２７２水工建筑物

３
未利用土地

３１未利用地
３１１荒草地，３１２盐碱地，３１３沼泽地，３１４沙地，３１５裸土地，３１６裸岩石砾地，３１７其

他未利用地

３２其它土地 ３２１河流水面，３２２湖泊水面，３２３苇地，３２４滩涂，３２５冰川及永久积雪

２　浮梁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２．１　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
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包括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

和速度。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主要表现为各种土地
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变化，可以了解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总的趋势和土地利
用结构的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是表示区域土
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动态度，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对
于比较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和预测未来土地利

用变化趋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２．１．１　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　由于人口的增长、经
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浮梁县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均发生了变
化，具体分析如下：（１）农用地总体上是减少的，但减
少的幅度不大。从１９９６年的２７０　７２４．７８ｈｍ２ 减少

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７０　４８５．９３ｈｍ２，减少了２３８．８５ｈｍ２，

减少率为０．０９％。在农用地中，只有耕地和其它农
用地是减少的，园地、林地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林地
增加的数量比园地要多，但是增加率不如园地，是因

为园地的基数小于林地，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农业
结构的调整、退耕还林和建设占用；（２）建设用地增
加。１９９６年建设用地为６　０６１．４６ｈｍ２，到２００５年增
加为７　４６７．３６ｈｍ２，增加了１　４０５．９０ｈｍ２，增加率为

２３．１９％。在建设用地中，水利设施用地基本上没有变
化，增加的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近年来人口的增长

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导致，而交通运输用地的
增加是由于高速公路建设；（３）未利用地减少。从

１９９６年的８　３０６．４５ｈｍ２ 减少到２００５年的８　２２３．０５
ｈｍ２，减少了８３．４０ｈｍ２，减少的幅度不是很大，只有

１．００％，但却说明浮梁县土地利用率提高了，未利用
地主要转化为林地、居民点及工矿建设用地（表２）。

２．１．２　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　各类土地利用变化的
剧烈程度（变化的速度）可以通过单一土地利用动态
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来表示（表３）。

（１）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单一土地利用动
态指数反映的是某一研究区域一定时期范围内某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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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ｕａ，ｕｂ———研究初期和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
量；Ｔ———研究时段长，当Ｔ设定为年时，Ｋ 的值就是
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８］。

表２　浮梁县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表 ｈｍ２

一级

类别
二级类别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５年 增减量

增减率／

％

农

用

地

　耕地　　　　２３５７０．３３　２０９２１．２９－２６４９．０４ －１１．２３

　园地　　　　６２７３．１５　 ６４６８．１１　 １９４．９６　 ３．１０

　林地　　　　２３２６６１．６６　２３４９０２．９４　２２４１．２８　 ０．９６

　牧草地　　　 ０ ０ ０ ０

　其它农用地　８２１９．６４　 ８１９３．５９ －２６．０５ －０．３２

　总面积　　　２７０７２４．７８　２７０４８５．９３ －２３８．８５ －０．０９

建

设

用

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４３２１．２６　 ５０５０．５０　 ７２９．２４　 １６．８８

　交通运输用地 ８１８．８０　 １４９５．４６　 ６７６．６６　 ８２．６４

　水利设施用地 ９２１．４０　 ９２１．４０　 ０　 ０

　总面积　　　６０６１．４６　 ７４６７．３６　１４０５．９０　 ２３．１９
未利

用

土地

　未利用地　　３５９９．９１　 ３５０７．２３ －９２．６８ －２．５７

　其它土地　　４７０６．５４　 ４７１５．８１　 ９．２７　 ０．２０

　总面积　　　８３０６．４５　 ８２２３．０５ －８３．４０ －１．００

　　（２）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指
数是在一定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的强度，它反映了人
类与土地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的强度，其
表达式为：

ＬＣ＝
∑
ｎ

ｉ＝１
ΔＬＵｉ－ｊ

２∑
ｎ

ｉ＝１
ＬＵｉ

×１Ｔ×１００％

式中：ＬＵｉ———研究初期ｉ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ΔＬＵｉ－ｊ———研究时段内ｉ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非ｉ
类（ｊ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Ｔ———研究时段，当Ｔ
的时段设定为年时，ＬＣ的值就是该研究区土地利用
类型的年变化率［８］。
可以看出，浮梁县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慢，综合

土地利用动态度仅为０．１３％。从单一动态度来看，
交通运输用地的年变化率最大，变化的速度最快，为

９．１８％，居民点及工矿用地、耕地变化的速度较快，分
别为１．８８％、－１．２５％；林地由于总量较大，变化部
分所占比例小，所以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水利设施
用地在研究时段内没有发生变化，年变化率为０。

表３　浮梁县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 ％

土地利用

类型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农用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利设施

用地
未利用地 其它土地

单一动态度 －１．２５　 ０．３４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１．８８　 ９．１８　 ０ －０．２９　 ０．０２

综合动态度 ０．１３

２．２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
土地利用程度是土地开发利用广度和深度的属性

表征，体现了人地交互作用的密度和强度。土地利用的
程度可以用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利用程度指数来表示。

２．２．１　土地利用率及其变化　土地利用率是已利用
土地与总土地面积之比。这个指数反映了区域开发
利用土地的程度，并指示该区域可供利用的后备资源
情况。

表４　浮梁县与全省、全国土地利用率比较 ％

年份 浮梁县 江西省 全国

１９９６年 ９７．０９　 ８９．０５　 ６６．００
２００５年 ９７．５０　 ９０．４５　 ７２．４７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浮梁县还是江西省还
是全国，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就２００５年来看，浮
梁县的土地利用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于全

省水平，说明浮梁县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还是比较高
的，但是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该地区后备资
源不足。

２．２．２　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及其变化　土地利用程度
指数是用来标示人类开发利用土地的程度，它能够较
好地反映土地利用的总体程度。根据中科院遥感所
刘纪远等的方法，将土地利用程度按照土地自然综合
体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自然平衡状态分为４级（表

５），并赋予分级指数，从而给出了土地利用程度的定
量化表达式［９］。

Ｌｄ＝１００×∑
４

ｉ＝１
Ａｉ×Ｃｉ　Ｌｄ∈［１００，４００］

式中：Ｌ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Ａｉ———第ｉ类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Ｃｉ———第ｉ类土地利用程度
面积百分比。

表５　土地资源利用类型分级

土地利用程度 未利用 低度利用 中度利用 高度利用

土地利用类型 未利用地、其它土地
林地、天然草地、水利设

施用地

耕地、园地其它农用地、

人工草地

城镇、居民点、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

分级指数 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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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梁县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５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
数分别是２１４．０２和２１４．９５。浮梁县土地利用程度指
数也超过了全国土地利用程度指数的平均水平

２０２［１０］。可见浮梁县土地利用程度较高，人类活动在
这一区域对土地利用格局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的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增加了０．９３，

说明浮梁县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主要是由于
利用程度低的土地利用类型向利用程度较高的土地

利用类型转化的结果，如未利用地、耕地向园地、林
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及交通运输用地转化，使得土
地的利用程度增加，土地利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２．３　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分析
人们在对土地利用方向做出决策时，往往受到不

同类型土地的比较效益的影响，因此分析土地利用效
益将为人们的行为决策提供依据。在这里从土地利
用的经济效益来分析，选取了地均ＧＤＰ（反映规划实
施过程中社会消费水平），单位面积第一产业产值（第
一产业产值／农用地面积，反映规划实施过程中农用
地的经济效益），单位面积第二、三产业产值（第二、三
产业产值／建设用地面积，反映规划实施过程中建设
用地的经济效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规划
实施过程中对土地的社会投资情况）４个指标来
衡量。

表６　浮梁县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比较

项目

地均ＧＤＰ／

（万元·

ｈｍ－２）

单位面积

第一产业

产值／（万元·

ｈｍ－２）

单位面积

第二，三产

业产值／

（万元·ｈｍ－２）

全社会

固定资产

投资额／

万元

１９９６年 ０．３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８　 ６６３３

２００５年 ０．６９　 ０．１９　 １８．３１　 ５０５４３

期间增加 ０．３９　 ０．０９　 ８．２３　 ４３９１０

增长率 １３０　 ９０　 ８１．６５　 ６６２

　　从表６中可以看出，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５年相比，土地
利用效益快速增加，地均ＧＤＰ增加０．３９万元，增长

１３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高达６６２．００％，
可见浮梁县对土地的社会投资力度加大，投资额增加
幅度较大；单位面积第一产业产值和单位面积第二、

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也很大，分别为９０％和８１．６５％，
但是土地利用效益的分配存在明显差异，单位面积第
一产业产值和单位面积第二、三产业产值的比差大，

２００５年单位面积第二、三产业产值为单位面积第一
产业产值的９６倍之多。

３　驱动力分析

影响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因素众多，错综复杂，

选择驱动因子和指标要尽可能细致全面，但指标过多
往往会增加分析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而且很多指标
之间不同程度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直接纳入研
究中分析，不仅复杂，而且可能因为多元共线性问题
而无法得出正确的分析结果。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
是通过线性变换，将原来的多个指标组合成相互独立
的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标，使用提取出
的主成分代替原始变量，从而在不丢掉主要信息的前
提下避开了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便于进一步分析。

此外，由于主成分分析对样本量没有严格要求，因此，
对于时间序列偏短情况下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
力分析则更为有效［１１］。

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进行定量分析，选取了９个关键因子作为土地利用变
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分别为：年末总人口Ｘ１
（人）、非农业人口Ｘ２（人）、城镇化水平Ｘ３（％）、国内
总产值Ｘ４（万元）、财政收入Ｘ５（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Ｘ６（万元）、第一产业产值Ｘ７（万元）、第二产业产
值Ｘ８（万元）、第三产业产值Ｘ９（万元），其中年末总
人口将反映人口这一驱动因素，城镇化水平、非农业
人口、将反映城镇化这一驱动因素，国内生产总值、财
政收入将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二、三产业产
值、固定资产投资将反映工业化发展的影响（表７）。

表７　主成分分析原始变量数据

变 量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年末总人口Ｘ１／人 ２６７４００　２７０７００　２７９６００　２８０６００

非农业人口Ｘ２／人 ５２８００　 ５５５００　 ５８９００　 ６８０００

城镇化水平Ｘ３／％ １９．７５　 ２０．５０　 ２１．０７　 ２４．２３

国内总产值Ｘ４／万元 ８６５５８　 １１１３８２　１４０４２７　１９５４００

财政收入Ｘ５／万元 ６０１８　 ６３９８　 ８８２７　 １０８８６

固定资产投资Ｘ６／万元 ６６３３　 ８７３８　 ２１２７４　 ５０５４３

第一产业产值Ｘ７／万元 ２８１０３　 ２８９４１　 ３４６６２　 ５１９００

第二产业产值Ｘ８／万元 ３２９６９　 ４１２７９　 ５４５８９　 ７９０００

第三产业产值Ｘ９／万元 ２５４８６　 ４１１６２　 ５１１７６　 ６４５００

　　将以上９个表征社会经济对土地利用产生明显
影响的驱动因子视为一个整体，这些因子共同作用，

促使了浮梁县土地利用的变化。运用因子分析法，通
过这些因子在新组合成的主成分中的荷载，评价其对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重要程度。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第二主成分累积贡献

率达到了９９．１８１％，完全可以对浮梁县土地利用变
化给出充分的解释（表８），因此，以二个主成分为基
础，根据各主成分中各驱动因子荷载可分析其在相应
主成分中的贡献率（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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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前３个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１　 ８．５８６　 ９５．３９５　 ９５．３９５
２　 ０．３４１　 ３．７８５　 ９９．１８１
３　 ０．０７４　 ０．８１９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９　主成分旋转载荷矩阵

变 量
第一主

成分

第二主

成分

第三主

成分

年末总人口Ｘ１ ０．４３４　 ０．９００　 ０．０４６
非农业人口Ｘ２ ０．８１７　 ０．５５５　 ０．１５８
城镇化水平Ｘ３ ０．８７２　 ０．４５４　 ０．１８３
国内总产值Ｘ４ ０．７５３　 ０．６３４　 ０．１８０
财政收入Ｘ５ ０．７０９　 ０．７０５ －０．００２
固定资产投资Ｘ６ ０．８６０　 ０．５０８　 ０．０４８
第一产业产值Ｘ７ ０．８８８　 ０．４５６　 ０．０５４
第二产业产值Ｘ８ ０．７７５　 ０．６１７　 ０．１３８
第三产业产值Ｘ９ ０．５９７　 ０．７４２　 ０．３０６

　　主成分载荷是主成分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
表８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对浮梁县土地利用变化的
贡献率高达９５．４％，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影响因
子。在第一主成分中，非农业人口、城镇化水平、固定
资产投资、第一产业产值等４个驱动因子的荷载绝对
值均在０．８以上，而这些因子主要与城市化水平、工
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关，因此第一主成分可以被认为是
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代表。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

浮梁县非农人口由５．２８万人增加到６．８万人，城镇
化水平由１９．７５％增加到２４．２３％，固定资产投资由

６　６３３万元增加到５０　５４３万元，第一产业产值占ＧＤＰ
的比重由３２．４７％降到２６．５６％，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导致了城市建设、工矿企
业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土地利用的变化。

在第二主成分中，只有年末总人口一个驱动因子
的荷载绝对值大于０．８，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和人口
流动政策直接相关，因此，第二主成分可概括为人口
政策主成分。浮梁县年末总人口由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６７　４００人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８０　６００人，人口的增长
要大量使用城乡基础设施，促使了城乡建设用地的增
加和耕地的减少。人口作为一种持续的外界压力，对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从分析结果来看，这些驱动因子都对土地利用变
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城市化、工业化水平
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是造成浮梁县土地利用变化的

主要驱动因素。此外，国家政策也会对土地利用变化
造成影响，如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浮梁县对林业就实施了

６６．７万ｈｍ２ 封山育林的政策，使得浮梁县林地面积
大幅度增长。

４　结 论

通过定性和定量对浮梁县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

力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土地利用变化总的态势是农用地、未利用地减

少，建设用地增加。农用地的减少主要是耕地面积的
减少，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浮梁县共减少耕地２　６４９．０４
ｈｍ２；建设用地增加主要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
用地的增加，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浮梁县共增加居民点
及工矿用地７２９．２４ｈｍ２、交通用地６７６．６６ｈｍ２。

（２）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年变化率）较慢，只有

０．１３％，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度不一，交通
运输用地的年变化率最大，为９．１８％，居民点及工矿
用地、耕地变化的速度也较快，分别为１．８８％和

－１．２５％。
（３）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５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

别是２１４．０２和２１４．９５，表明浮梁县土地利用程度较
高，而且土地开发利用在逐渐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土
地利用的效益也有所提高。

（４）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引起浮梁县土
地利用变化的最为主要的驱动因素，此外，人口的增
长也对土地利用变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５）如何定量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至今仍
然是一项难点，许多驱动因子（如政策、体制、市场、信
息等）对ＬＵＣＣ有着重要影响，但对其量化却很难，
如何确定合适的可量化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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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３（４）：３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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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同时影响植物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其他研究表明
只要土壤中的盐分和盐分离子不超过作物的盐害阈

值时，微咸水灌溉可获得在相同灌溉条件下淡水灌溉

时的产量，当土壤溶液中的盐分超过作物盐害阈值时
才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如研究表明棉花苗期盐
害阈值为０．６％～０．７％［１０－１１］。

表３　各处理盐分离子在土壤中的含量 ％

处理 Ｃａ２＋ Ｍｇ２＋ ＨＣＯ－３ ＳＯ２－４ Ｃｌ－ ［Ｎａ＋＋Ｋ＋］

Ｔ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４８２　 ０．１２９５
Ｔ２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５２３　 ０．１３１６
Ｔ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６５５　 ０．１４６９
Ｔ４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９３７　 ０．１８９６
Ｔ５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９５８　 ０．１００４　 ０．２１３５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矮化密植枣树微咸水滴灌田间试验结果

分析，微咸水灌溉的洗盐和积盐效果与土壤初时含盐
量和灌溉水矿化度有关系，各处理０－１００ｃｍ脱盐率
分别为２６．４％、５３．５％、２９．８％、５１．９％和４４．１％，且
主要集中在表层０－４０ｃｍ范围内，洗盐效果最好的
是当土壤含盐量为１．０３ｍＳ／ｃｍ时采用２．５ｇ／Ｌ矿
化度水灌溉，土壤湿润体边缘积盐随灌水矿化度的增
加而增大，在枣树整个生育期内，微咸水滴灌表现为
积盐过程，随矿化度的增加积盐越明显，且有表聚现
象。滴灌条件下各种盐分离子的迁移速度与分布特
性不同，高含盐土壤和高矿化度水滴灌比低含盐土壤
各离子积累明显，其中 Ｃａ２＋、Ｍｇ２＋、ＳＯ２－４ 、Ｃｌ－ 和
［Ｎａ＋＋Ｋ＋］均出现增加且有有表聚现象。当土壤含
盐量在０．４％～０．４５％之间时，对２年生枣树叶片出
现四周焦黄、卷叶和落叶，已经造成盐分胁迫。为了
避免由于微咸水灌溉而产生土壤盐渍化危害，影响枣
树的正常生长，应当在枣树生育期适时进行洗盐，淋
洗定额依据枣树各生育期的耐盐特性和土壤含盐量、
盐分组成等因素。而枣树的耐盐性和适时适量的洗
盐定额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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